
2024.8.25 星期日
责编 金钟 ｜ 美编 陈学铭 ｜ 校对 高敏A06 天下

孤注一掷地“断骨增高”

所有不幸都来自身高？

“断骨增高”后的他们：没有一天不后悔
初见王茜，她穿着黑色的宽松短袖和一条遮住脚踝的

黑色裙子，走起路来两条腿有些颠簸，和常人相比，她走得
较慢，甚至不敢小步快跑。她的小腿上还带着修复用的碳
棒，腿上做手术的旧疤痕和修复的新疤痕均清晰可见。

两年前，王茜备受工作和感情打击，陷入“身高焦虑”
的旋涡中。在“医托”的介绍下，她在山东菏泽一家医院进
行了“骨延长”手术，也就是所谓的“断骨增高术”。

术后一年，并非像“医托”和医生承诺的“能跑能跳”，
她走路腿部疼痛，无法快跑，关节发出异响。她意识到不
对，开始了修复之路。

和王茜一样，河南的戴浩、江苏的刘林，他
们都曾在“医托”的影响下，做了增高手
术。同样的，在术后的几年里，他们
后悔不该迎合别人的看法，不该
孤注一掷地去做手术。现在他
们决定站出来，让更多人看
到“断骨增高术”的危害。

“断骨增高术”并非医
学领域完全禁止的手术，
但因存在多种风险，故有
严格的使用范围和要
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新华医院小儿骨科主
任、脊柱中心副主任张亚庆
称，目前我国严令禁止健康
人进行“肢体延长”手术，仅用
于矮小症或者肢体不等长、骨肿
瘤等病人身上。

按照戴浩的话，此前特别想增高时，
他一度有“宁愿折寿10年也要长高”的
想法。他身高约160cm，术后大约长高
了4cm。

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戴浩似乎对身
高有一种执念。回忆起这十几年，他称，
家人总把“你长得太矮了”挂在嘴边，父
母无尽的争吵以及对哥哥的偏心，也给
他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

“因为吃的苦比较多，所以比别人更
努力一点。”他说，前几年做生意挣了些
钱，自己在郑州买了房买了车。在同学
和朋友圈子里，他算是“混得好”的，但却
是“最矮的”。

更大的打击来自感情。那时，心仪
的女孩告诉他，她要求男朋友身高得
180cm以上。后来的相亲经历中，他多
次因身高备受打击。

同时，他此前做生意挣的几十万元，
被家人以“资金周转”为由“骗走”，这笔

钱打了水漂。生活、工作和感情的打击
接踵而来，他很想做出改变，于是把目光
投向了增高手术。

戴浩说，他理解男生想增高，但不太
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女生也想要增高。

刘林此前身高155cm，手术长高了
13cm，现身高168cm。她之前做服装生
意，很想做服装模特，做自媒体账号发展
事业。

同时，她喜欢个子高高的异性，但站
在高个子异性面前，她又因太矮而自卑，

“即使穿高跟鞋，才到人家肩膀。”她认
为，个子高会有更多择偶权。

想增高的想法也一度控制着王茜。
前几年，她找工作不顺利，好不容易找到
工作，干了三个月，有时还“被老板骂”，
加上那时男朋友提出了分手。

学生时代，她从未在意过身高。但
遭受这些打击后，她认为自己长高了就
会变得自信，工作和生活就会变得顺利。

“20岁之后还能增高吗？”“成人如何
长高？”最初有增高想法时，王茜在百度
上搜索。由此，“骨延长术”“断骨增高
术”进入了她的视野。

王茜身高156cm，她一度认为自己
太矮了。“这个手术太极端了”，最初在看
到这些信息时，她不敢相信，甚至怀疑

“做完（手术）就残疾了，觉得这个手术离
我挺遥远的”。

但在一些平台上，总有一些人发“断
骨增高”的相关贴文介绍这个手术，还有
一些做过该手术的“过来人”，发自己手
术的照片和恢复期走路的视频。

她开始每天浏览贴吧和微博，并通
过贴吧里别人留下的微信号，加了所谓
的“腿友”和“医托”。慢慢地，她进入了

“医托”建立的微信群里，每天接收“断骨
增高”手术以及“过来人”拆钢架、摆脱轮
椅走路等信息。

王茜还是有些怀疑，但有人说公立

三甲医院也做这类手术，这打消了她的
疑虑。“医托”告诉她，之前做“断骨增高”
手术确实出过事，那是因为当时的医疗
技术差，而现在这一技术很成熟，大医院
的大医生技术更可靠。

和王茜一样，最初了解到“断骨增高
术”时，刘林认为这个手术会致残致瘫。
而通过社交平台认识了“医托”后，她加
入了“土耳其断骨增高交流群”，踏上了

“增高之路”。
和王茜、刘林相比，戴浩对这一手术

则更加谨慎。他早在2019年就知道这
个手术，也了解了很多信息，但因为担心
手术太遭罪，也担心手术后的风险，所以
他一直在观望。

戴浩曾长期观察过一个做手术的“腿
友”，想看看其术后情况如何。一年后，他
咨询得知，对方术后挺好的，没有什么其
他问题。为了进一步确保手术的安全性
和效果，他甚至和“腿友”线下见过面。

几年前，刘林经过医托“风
筝”的介绍，前往土耳其，先后做
了小腿和大腿两次“断骨增高”手
术。术后，因不便回国，她留在土
耳其康复。

张亚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所谓的“断骨增高术”，学名叫

“肢体延长术”，也叫作“骨延长
术”。

据介绍，“肢体延长术”的环
形外固定架牵拉成骨方式，是把
切断的长骨近端和远端打上钢
针，用架子连接的同时，还要起
到牵拉的作用，因人体骨骼有再
生和可塑性，通过外固定架逐渐
延长，牵引骨头每天进行缓慢增
长。

在拆掉小腿外置架的第三个
月，刘林突然发烧，小腿断骨处突
然红肿起来。询问“医托”并吃了
几天抗生素后，越来越严重，红肿
处破皮流脓，她只身在国外很害
怕，去找当地医院，也没有得到任
何有效治疗。

去年的检查报告显示，她被
诊断为“（右胫骨病灶）见破碎骨
小梁、大片坏死及肉芽组织增生，
符合慢性化脓性骨髓炎。”

回到国内，她在医生的帮助
下，取出了此前放入骨髓的“内
钉”。但在这之后的一年多里，她
都是带着外固定架生活。

现在，她虽然不用带着外固
定架，但走路、腿伸直时，膝盖内
侧疼，踝关节也疼，X型腿，足内
翻，连续走路数百米，双腿就像

“绑了沙袋一样很沉重”。
正常的跑步和跳高，对刘林

来说是一种奢侈。她不能大幅度
动作，即使“小跑小跳”，她的膝盖
和断骨处都会疼。

戴浩在2023年 1月做了手
术。“疼”是对那段时间最深的记
忆。“第一天是最疼的”，钻心的痛
感袭来，他只能吃止痛药缓解。
腿上带着外置架，他想找一个舒
服的姿势，双腿却动不了。

“没有一天不后悔。”但戴浩
没有回头路。按医生教的，他每
天自己调节外固定架，促进断骨
处长出新骨头。

术后四五个月时，他腿部感

染，而后拆掉了架子。现在术后
已一年半，他的左腿比右腿长，为
平衡双腿，他在右脚鞋里垫了增
高垫，但走起路来仍能看得出来。

王茜没有告诉家人做手术的
事，她自己存的钱，加上向家人要
来的钱以及借的钱，拼拼凑凑出
十几万元。去年在“医托”的介绍
下，她在菏泽骨伤医院做了手
术。疼痛导致她每天以泪洗面，
除了外置架的钢针扎进小腿的疼
痛，还会有异物感。

对于术后半年带着外置架的
生活，王茜称十分难熬。她在医
院旁的小区租了间房子，每天躺
在床上刷手机、看视频，为了转移
对疼痛的注意力，更为了打发这
漫长的时间。

她称，此前“医托”和医生都
承诺过，术后一年就能恢复正
常。她把这当作一种希望，告诉
自己熬过这一段时间就好了。

这一信念在一年后崩塌了。
王茜的腿出现了膝关节内翻，双
膝关节炎等问题。

“断骨增高术”存在多种风
险。张亚庆称，做手术时，腿部的
血管、神经有损失风险。把骨头
打上钢针，针道有感染的风险，而
一旦针道感染，可能会发展成骨
髓炎。

张亚庆坦言，长期把腿部固
定在外置架中，腿部得不到有效
活动，会造成关节僵硬。此外，骨
头在愈合过程中，也可能出现骨
不连的状况。“增高得越高，风险
也相应增加。”他说，两条腿在牵
引拉伸调节时，甚至可能出现因
调节不均而导致“长短腿”，造成
行走不便。

“他们觉得所有的不幸都来
自身高。”王茜在加入增高交流群
后，即使上班出外勤时，都“泡”在
群消息中，“天天都在和他们聊
天，每天都在想这个事情，脑子里
只有这一件事”。而现在她对身
高、变美都不在乎了，只想健健康
康，过好自己的生活，但她甚至无
法找份工作养活自己，“我的未来
该怎么办？”
（文中王茜、戴浩、刘林均为化名）

（澎湃新闻）

20岁之后还能增高吗？

“所有的不幸都来自身高”

戴浩腿上留下的疤痕戴浩腿上留下的疤痕。。

““医托医托””向记者发来的视频向记者发来的视频（（截图截图）。）。


